
征文
在改革的浪潮 中

吴树礼智 擒 歹 徒 （报告文学 ）
王中 怡

前不久 ，
省机械施工
公司一对中
年夫妇 来到
省金属 结构
厂，他们 来 寻 找 一个
人。这个人没有留 下姓
名，他在一群歹徒 殴打
他们夫妇 时挺身 而出 ，
歹徒四下逃窜 ，还被他
擒住两个。他虽 然 没有
流血挂彩 ，但英雄的实
质是一 样 的。经 过 查
询，人找到了 ，他叫吴
树礼。但人们不相 信 ，
不相信这位文弱 书 生模
样的 技术员 竟是一位英
雄。

去年十一月 一 日 下
午六时许 ，狂风夹雨 ，
天色 昏暗，一群歹徒在
西安市11路公共汽车上
寻衅滋事 ，这对 中年夫
妇说了 他们几句 ，于 是
便遭来拳打脚踢 ，在长
乐坡被强行拉下车。吴
树礼下班经过此地 ，发
现一二十人在静静地围
观，只见两个歹 徒在撕
打一位中年男 子 ，那 男
子脸上已有一条五 、六
公分长的 口 子 ，鲜血直
流。还有 两个歹徒对付
着一位中年妇 女，歹 徒
凶焰正狂 ，又 在这对夫
妇脸上 乱打乱踩，制止
暴行刻不容缓。吴树礼
顾不 得 更 多 ，疾 步上
前，抓住一个歹 徒的手
腕，厉声 喝道：“把你
们的身 份证拿出 来 ！”
四个歹徒摸不着头脑 ，
暂停了 瞬 间 ，这时人群
中又 冒出 两个歹 徒 ，对
昊树礼嚷道：“你有什
么资格管我们。”吴树
礼面无惧色 ，大义 凛然
地回答：“我就是管 你
们这号人的 ！”“管我
们的？把你的证件亮一
亮！”为首的边说边逼
近。歹徒要看 证件 ，这
是吴树礼没有想到的。
此时仅仅出 示一张 身份
证或工厂工作证显然是
不够的，歹徒的 目 标 已

经移 过来了 ，
六双眼睛虎视
眈眈 ，准备大
打出 手，吴树
礼有勇 有谋 ，
他一面准备着
和歹 徒搏斗 ，一面用 眼
睛急 速 扫了 四 周 ，可
惜，看 到 的是一张张麻
木的 脸。突然他眼睛一
亮，在麻木脸的后 边 ，
有位警察 ！他一把拉过
警察 ，指着警察的帽徽
和领 章 ，斩钉截铁地说 ：

“ 这 ，我 的证件！”歹
徒有些 着慌 ，但并不罢
休，要警 察作证。这位
警察很 镇定地说：“他
和我是一起的。”歹 徒们
顿时 泄 了 气 ，慌忙逃
窜。吴树礼眼疾手快 ，
右手抓一个 ，左手又抓
一个。歹徒的凶焰呢？
看那 两个被擒的 吧 ，又
是瞌头又是求饶。吴树
礼威震歹徒 ，正义战胜
了邪恶。事后警察悄 悄
问吴树礼：“你是哪个

分局 的？”吴树
礼摇头苦笑 ，
回答道：“我
是工厂的。”

风雨 交
加，吴树礼早

就肌肠辘辘了 ，但看 到
中年男子伤得不轻 ，他
冒着风雨把这对夫妇 送
到军大 。治疗 以后 ，这对
夫妇 交费时又 犯了 难 ：
药费还不少 ，他们没有
带钱，吴树礼用 自 己的
钱付了 药费 ，这时 已经
晚上十一时了 ，他要走

了，中年夫
妇急忙问 ：“
怎么还钱呢
？”吴树礼只
得说：把钱

还到省金属 结构厂技术
科吧，第二天吴树礼准
时上班 ，若无其事。他
没有告诉任何人。后 来
的事就是本文开头交代
的那部 分内容，现在 ，
吴树礼大义凛然 智斗歹
徒的事迹 已 在省金属 结
构厂传 为佳话。有关部
门发出 通报 ，号 召 团 员
青年向 吴 村礼学 习，吴
树礼自 己却还 在懊悔不
已，他说：“如果他们药
费带够就好了 ，我就不
会留 下还钱地址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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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走龙蛇

成语 不 陈
宁静

“ 叶公 好 龙”是尽人 皆 知 的 成
语故 事 。它 问 世 两 千 年 来 ，人们 都
在痴 笑 叶 公 的 滑 稽 与 迂 腐 ，然 而 一
旦真 的 碰 上 了 “真 龙”，我们 每 一
个人 尤 其 是 身 居 要职 的 领 导 者 ，会
不会 也 变 成 “叶 公”？这 个 话 很 难
说，不 信 吗 ？请 看 事 实 ：

报载一 ：宁 夏耐 火 材料厂 在公
开招 标 选 厂 长 时 ，一 位 副 厂 长 和 外
单位 一 人投 标 竞 争 ，职工 投 票 后 由
评估 委 员 会 裁
决，结 果 得
174票 的 人 落

了选，104票

的原 副 厂 长 却
中了 标 ，群 众 舆 论 哗 然（88年 1月
14日 《工 人 日 报 》）。

报载 二 ：一 厂 招 标 承 包 ，投 标
者颇 多 ；一 青 工 拿 出 了 一 套 治 厂 好
方案 ，深 得 群 众 赞 赏 ，中 标 者 理应
是他。但 结 果 出 人 意 料 ，原 厂 长 的
一个 亲 戚 中 标，“招 标 ”变 成 了

“ 招 亲”（88年 1月 16日 《工 人 日
报》）。

报载 三 ：某 厂 招 标 承 包 后 ，新
厂长 中 标 上 任 ，老 厂 长 易 地 升 官 ，

“ 优 胜 劣 汰”变 成 了 “优 胜 劣 升 ”
（ 88年 1月 x日 《文 摘 报 》）。

凡此 种 种 ，怪 吗 ？说 怪 也 不
怪。不 过 是 “叶 公 好 龙 ”在 八 十年
代的 翻 版 而 已。有 人 口 头 上 大 赞

“ 相 马 不 如 赛 马 ”，疾 呼 “选 贤 莫
若竞 争”，但 真 的 “赛 马”了 ，

“ 竞 争 ”了 ，他 却
又怕 得 要 命。总
觉得 由 自 己 相 的

“ 马 ”比 赛 出 来 的
“ 马 ”听话 、好 使

唤；竞 争 后 的 优 胜
者，好 是好 ，却 难 免 “头 上 长 角 ，身
上长 刺 ”。说 穿 了 ，还 是一 种 从 自 我
私心 出 发 而 产 生 的 “不 放 心”。多 年
来，我们 崇 拜 “伯 乐 相 马 ”的 老 皇

历，使 不 少 既
无明 显 “缺
点”，也 无 显

著特 点 的 平 庸
之辈 充 当 了

“ 伯 乐 ”厩 中 的 “千 里 马 ”。这 不 知
对我们 的 事 业 造 成 了 多 大 的 危 害 ！现
在，改 革 的 潮 流 将 竞 争 机 制 引 入 了 干
部制 度 ，提 倡 平 等 竞 争 ，优 胜 劣 汰 ，
而且 许 多 地 区 和 部 门 已 经 创 出 了 可 喜
的成 绩 和经 验。但 在 有 些 地 方 ，由 于
旧观 念 的 侵 蚀 ，新 事 物 竟 然 结 出 了 令
人难 耐 的 酸 果 ！

列宁 有 言 ：习 惯 势 力 是 最 可 怕 的
势力 。改 变 人 的 一 种 观 念 ，要 比 改 革
一套 规 章 制 度 不 知 要 难 上 多 少 倍 。因
此，观 念 上 的 改 革 应 当 首 先 提 到 最 重
要的 议 事 日 程 上 来。须 知 ，生 产 力 解
放的 前 提 是 人们 思 想 的 彻 底 解 放。一
旦这 个 任 务 完 成 了 ，诸 如 “叶 公 ”之
类的 幽 灵 才 会 自 生 自 灭 ，改 革 者 的
头顶 上 才 能 永 远 是 一 个 “九 九 艳 阳
天”。

大兴 安 岭 恋 情
李成 刚

那场无情 的山火 ，
虽然早 已 扑 灭了 ，可我
的心仍被火烤灸着。

其实 ，在大兴安岭
我不 过只 度 过 五个 春
秋。然而 ，它却是我生
命的 摇篮，在我生活之
舟搁浅的时候 ，它敞开
母亲 般的胸 怀 ，以叮咚
的山 泉和深情 的北国红
豆哺育 了 我 。

打开中 国 地图 ，那
一条横垣在东北角 的 西
南东北走 向 的 山 脉 ，便
是享誉 “绿色宝库”的
大兴安岭 。

大兴安岭真美，尤
其是阳 春三月 ，皑皑 白
雪还 没有褪尽 ，满 山 遍
野红 杜鹃 已经啼血般地
飘香了，那参天的落 叶

松抖 去银光闪 烁的 “白
袍”，在阳光下伸枝展
叶，到五六月 间 ，草甸
上那五颜六色的 野花 ，
又撩拨得你晕晕欲 醉。
每逢这时 ，我便邀上二
三好友在这 里撒欢 ，寻
找我失落 的 童年……

大兴安岭真 秀，那
里的 每一座 山 都长满 了
原始 森林。一到春 天 ，
极目 望 去 ，满 目 碧绿 ，
好象置 身 于 绿色的万顷
波涛，那 里 的每一 条河
的水都清澈 见底 ，甘凉
如饴，树上的小鸟 ，半
夜就竞相歌唱 ，迎接 着
祖国最 早 的 黎 明 。这
时，我常常是坐 在四 轮
马车上 ，马蹄嗒嗒 惊 醒
我童年的梦……

大兴安岭真怪。在
祖国的南 疆 ，人们还摇
扇纳凉的 时间 ，那 里 已
经大雪纷飞了 ，然而 ，
这正是林区生产黄 金季

节到 来的 信号 ，林区 的
哥儿们在冰雪 中 搏斗半
年，便会 腰 缠 万 贯 ，

“ 老 脖 儿”（林 业 工
人）互相 间 的称呼都是

“ 哥 儿 们”。“哥 儿
们”围坐 在一起喝 起酒
来，都是红脸汉 ，能把
心掏出 来摆在 条桌上下
酒；可抬起大木头来 ，
眼珠子却 瞪得和 牛 似的
不认人 ，八个人抬不 动
的大木头六个人抬。这
就是 “哥 儿 们”的 性
格。也正是凭了 这种性
格，把 那 如 山 的 “楞
头”装上 汽车 、火 车 ，
运到祖 国的 四 面八方 ，
那里的 冬天是冰雪的世
界。树枝上裹了 一层 厚
厚的冰凌 ，人们的胡 子
和眼睫 毛都是 白 的。一
排车 装 下 来 ，通 身是
汗，围 着枝 丫 火一蹲 ，
真是火烤胸前暖 ，风吹
背后 寒。然 而 “哥 儿

们”都 挺 乐 观 ，他 们
说：“家趁 马和 骡儿 ，
不如 肩 扛压 着 脖儿。”

那年月 生 活 很 艰
苦，吃 的不 过 是 大 渣
子，喝 的 卜 留 克 汤，逢
年过节能见点 荤腥 ，喝
上几 口 红 豆 酒。不 过 ，
当时 已 很 满 足 了 。但
是，作 为一个大兴 安岭
的骄子 ，我 仍然在图 里
河和 加 格 达奇 的 山 沟
里，喝 了 五 年的 山、泉
水，采 撷 了 五 年的 红
豆，越 桔……

倏忽 间 ，历 史 已经
过去了 二十七年，许多
如烟 的往事不知忘却 几
多，唯唯在九朝故都洛
阳，“左大老爷 ”为年
方弱冠 的我 “加冕 ”之
后，当 时就连生我养我
的故乡 ，也难 掬出 几粒
米来充我饥肠的 时候 ，
大兴安岭以 它 独有胆量
和博大胸 怀 ，收容了 我
这“无家可归 的 孤儿 ”
之事 ，令 我刻 骨 铭心 。

啊，大兴 安岭 ，你
养育 我 ，启 迪 了 我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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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上刀 山 ，下火海”常常 被人们
当成 勇 敢无 畏的 象征。生活 中 真 有

“上刀 山 ，下火 海 ”之 事 ，这就是云
南傈僳 族的 刀 杆节 。

刀杆节是傈傈 族的传统节 日，每
年农历二月 初八开始 ，傈僳族妇 女穿
上红 、黄 、青三色花 裙，脖上挂满 串
串晶 莹 发光的 项链 ，打扮 得楚 楚动
人。男人头戴青布 包头 ，腰 扎红布腰
带，斜跨 长 刀 ，一副 出 征 勇 士 的模
样。傍晚 ，三五成群的傈傈族群众争
相来到 村寨旁的 谷场上 ，点燃一堆篝
火，弹起三弦 ，唱 起 山 歌 ，围着篝火
跳起欢 快的舞蹈。当夜色降临 ，篝火
燃得只剩通红 的火炭时 ，数名 骠悍骁
勇的 汉子 赤足 轮流 闯入 火海 ，表演

“ 跳火 海。”火海 火星四溅，好似飞
逝的流星 ，怒放的礼花。闯 火海 者一 个个 以闪
电般的 动作 ，捧起通红 的火炭 ，浑身 揉搓 ，在火
海里翻滚 ，接受火的洗礼。

第二天上午 ，开始上刀 杆，村外宽 阔的场子
中心 ，竖 立着两根二十余米高的红 木树杆 ，上面
交叉捆着七十二把长刀 ，刀 刃 向 上。主持人一声
令下 ，锣鼓喧天 ，鞭炮齐鸣。表演者赤脚冲 到 刀
杆下 ，一仰脖子喝下一碗壮胆酒 ，紧接 着手握横
刀，脚 踏利刃 ，手脚交替 ，勇 敢、灵巧 、机智 地
朝顶 端爬 ，令人为之惊 叹。

刀杆节不仅是傈僳族勇 敢的象征 ，而且是他
们对国泰民安，民族兴盛的祝愿。


